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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创新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 中间品贸易是技术溢出和扩

散的重要载体。 本文基于全球生产外包模型, 纳入了企业创新行为, 揭示了进口

中间品内嵌技术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 通过运用世界投入产出 (WIOD) 数

据、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企业专利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 (1) 进口中间品内嵌

技术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 且对企业策略性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 (2) 利润增

加效应、 生产率提升效应和市场规模扩大效应是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促进企业创

新的主要作用渠道。 (3) 与来自中高收入经济体的中间品内嵌技术相比, 来自

高收入经济体的中间品内嵌技术更能促进企业创新。 (4) 对于外资企业、 中高

技术、 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以及处于高竞争环境中的企业, 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

的创新效应更为明显。 (5) 企业吸收能力强化了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的创新效

应, 同时技术差距发挥着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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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和文献综述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创新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动力。 近年来, 中国的技术创新表现优异。 《2021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 显

示, 自 2013 年以来, 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稳步上升, 2021 年该排名上升至第

12 位①。 但不可否认的是, 中国的创新能力仍与瑞士、 瑞典、 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

家存在明显差距, 且关键创新指标仍然处于落后地位。 与此同时, 中国还面临着

“数量长足、 质量跛脚” 的创新困境 (陈强远等, 2020) [1] 。 为进一步提高创新能

力, 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2 年 《政府工作报告》 指出, 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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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 推进科技创新, 依靠创新提高发展质量①。 企业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的重要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

远景目标纲要》 提到要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促进各

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②。
改革开放以来, 进口在推进中国科技创新体系构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全

球价值链分工下, 中间品贸易占据国际贸易中的三分之二 ( Johnson
 

and
 

Noguera,
2012) [2] , 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 进口中间品作为技术扩散和传播的重要载体, 对

企业创新具有重要影响。 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进口, 十九大以来, 更是把主动扩

大进口放在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高质量发展阶段下, 中国对扩大进口提出了新的要

求。 主动扩大进口战略追求的不仅是进口规模的扩张, 更是进口质量的提升, 要聚集

全球高端生产要素, 服务国内高质量发展。 那么进口中间品内嵌的全球先进生产技术

作为高质量投入的重要体现, 对企业创新有何影响? 具体影响机制为何? 厘清两者之

间的关系及作用机理对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 关于进口中间品对微观企业的影响效应, 学术界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

研究成果。 其中, 进口中间品与企业创新的相关文献与本文密切相关。 张杰

(2015) [3] 认为, 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张晓莉和孙琪琪

(2021) [4] 发现, 单纯的进口中间品数量增加并不能促进企业研发创新, 而与企业

生产率结合产生的溢出效应才能促进企业研发创新。 一些学者还基于中间品种类视

角探究了进口中间品与企业创新的关系。 杨晓云 (2013) [5] 和李丽丽 (2020) [6]

发现, 进口中间品的多样性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廖进球等 (2021) [7]

也认为, 进口中间品种类的增加促进了企业创新。 张凤云等 (2020) [8] 认为, 进

口中间品种类的转换过程亦是技术升级的过程, 其通过消化吸收从而对企业创新产

生积极影响。 另外一些学者则从贸易自由化视角分析了进口中间品对企业创新的影

响。 田巍和余淼杰 (2014) [9] 研究表明, 进口中间品自由化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

的促进作用。 林薛栋等 (2017) [10] 的研究支持了上述结论。 何欢浪等 (2021) [11]

发现,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不仅能促进创新数量扩张, 还能促进创新质量提升。
一般地, 进口中间品主要通过如下四种途径影响企业创新: 一是技术溢出作用

渠道, 进口企业可以通过对进口中间品中包含的国外先进生产技术和研发创新知识

进行学习、 消化和吸收, 从而提高企业生产技能和创新水平。 Seker 和 Rodriguez-
Delgado (2011) [12] 、 Chen 等 (2017) [13] 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了进口中间品影响企业

创新的技术溢出渠道作用。 何欢浪等 (2021) 认为, 进口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使得

企业更容易获得高技术含量中间品, 通过技术溢出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影响。 二是

成本降低作用渠道, 中间品进口能够降低企业成本, 进而提高企业利润, 使得企业

拥有更丰富的资源和更充裕的资金用于企业创新活动。 孙文娜和毛其淋 (201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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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中间品关税减免能够降低企业成本, 进而促进企业新产品创新决策和创新强

度。 耿晔强和郑超群 (2018) [15] 指出,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降低了企业进口中间品

成本, 增加的利润为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提供了资金支持, 进而有利于企业创新能力

的提升。 三是市场规模扩大的作用渠道, 高技术进口中间品有利于企业提高最终产

品质量, 进而引致市场需求规模扩大, 其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 为企业提供了坚实

的创新研发基础。 魏浩和林薛栋 (2017) [16] 指出, 市场规模扩大是进口中间品促

进企业创新的重要路径之一。 陈凤兰 (2021) [17] 认为, 得益于高质量中间品进口

带来的市场需求规模扩大效应, 企业有更加丰富的资源用于创新研发活动。 四是锁

定效应、 替代效应、 依赖效应等抑制渠道。 张杰和郑文平 (2017) [18] 认为, 进口

中间品所蕴含的全球价值链 “俘获” 或 “锁定” 效应抑制了加工贸易企业的创新

行为。 Liu 和 Qiu (2016) [19] 指出, 进口中间品对企业内部创新的替代阻碍了企业

创新水平提升。 陶爱萍等 (2020) [20] 则认为, 中间品进口依赖不利于企业开展创

新活动。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 虽然关于进口中间品与企业创新的文献已较为详尽, 但现

有文献主要基于进口中间品数量视角进行研究, 鲜有文献从内嵌技术视角分析企业

的创新效应, 而将进口中间品、 内嵌技术与企业创新纳入统一理论模型框架下, 系

统地探究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对企业创新影响的文献更是罕见。 然而, 在经济高质

量发展阶段下, 单纯依靠投入数量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然不可持续, 高质量和富

有技术含量的投入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支撑。 因此, 相比基于进口中间品数量视

角对企业创新的探讨, 基于内嵌技术视角的研究更应得到关注。
 

基于此,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 第一, 首次基于内嵌技术视角深入分析进

口中间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有益补充。 第二, 构建了进口中间

品内嵌技术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模型, 并在此模型框架下统一分析了进口中间品内

嵌技术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渠道。 第三, 区分了不同创新类型、 进口来源地、 地

区、 行业和企业性质, 探究了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对企业创新的差异化影响。 第

四, 进一步考察了企业吸收能力与技术差距在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影响企业创新过

程中的调节作用。

二、 理论分析

本文借鉴 Antras 等 (2017) [21] 的生产外包模型以及谢谦等 (2021) [22] 对该模

型的拓展研究, 并结合 Atkeson 和 Burstein (2010) [23] 对企业创新的刻画思路, 将

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与企业创新纳入统一分析框架, 考察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对企

业创新的影响。 具体模型设置如下:
(一) 消费者

假设世界有 N 个国家或地区, 消费者是同质的, 其对差异化最终品的效用函

数为典型的 CES 形式:

Ui =(∫ω∈Ωi
qi(ω) (σ-1) / σdω)

σ / (σ-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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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Ωi 表示 i 国或地区消费者可获得的消费品种类 ω 的集合, qi (ω) 为消

费品 ω 的消费量, σ>1 为消费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根据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原则,
可得消费者对消费品 ω 的需求函数为:

qi (ω) = E ipi(ω) -σPσ-1
i

  (2)
其中, E i 和 P i 分 别 表 示 i 国 或 地 区 的 总 支 出 与 总 价 格 指 数, P i =

(∫
ω∈Ωi

pi(ω) 1-σdω)
1

1-σ 。

(二) 生产者

关于最终品生产者, i 国或地区最终品生产者生产单一差异化产品, 生产需要

投入劳动和中间品两种要素。 将企业最终品生产函数设定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Qi(φ) = φLα
i [∫1

0
Mi(v)

ρ-1
ρ dv]

ρ
ρ-1{ }

β
(3)

其中, Li 和 Mi 分别表示生产投入的劳动和中间品要素, α 和 β 则为对应投入

要素的产出弹性, α+β = 1。 v 表示中间投入品的种类, ρ 则为投入品之间的替代

弹性。
对于中间品生产者。 在完全竞争中间品市场上, 劳动是唯一的投入要素。 定义

a j(v, φ) 为 j 国或地区生产率为 φ 的企业生产单位中间品 v 所投入的劳动。 i 国或地

区企业从 j国或地区进口中间品需要支付 fij 的固定成本, 并消耗 τij 的冰山成本。 因

此, i国或地区企业进口 j国或地区中间品的成本为 τija j(v, φ)w j , w j 为 j国或地区的

工资水平。 用 Ji(φ) 表示 i 国或地区企业的全球进口策略, 若 i 国或地区企业从 j 国
或地区进口中间品, 则支付的价格为:

zij (v, φ;Ji (φ) ) = min j∈Ji(φ) {τija j (v, φ)w j}
 

(4)
设定中间品生产率 1 / a j (v, φ) 服从弗雷歇分布:

Pr (a j (v, φ) ≥a) = exp
 

( -T jaθ)
 

(5)
其中, T j>0 决定了 j 国或地区的绝对技术水平, θ 反映了中间品的比较优势。 i

国或地区从 j 国或地区进口中间品的概率为:
ψij = Pr

 

( zij (v, φ;Ji (φ) ) ≤minm∈Ji(φ),m≠j
  zim (v, φ;Ji (φ) ) )

 

(6)
根据 (5) 式对中间品生产率分布的定义, 对 (6) 式化简得:

 

ψij =
T j(τijw j)

-θ

Π i
(7)

其中, Π i = ∑
m∈Ji(φ)

Tm(τimwm) -θ 。 借鉴谢谦等 (2021) 对 Π i 的描述, 将 Π i 定义

为进口中间品的内嵌技术。 Π i 是以 (τimwm) -θ 为权重对进口来源地技术水平 Tm 的

加总, 能够很好地刻画进口中间品的内嵌技术。
根据企业生产成本最小化原则, 可得最终产品的单位成本为:

ci(φ) = 1
φ
δ(w i) α{∫1

0
zi(v, φ; Ji(φ))[ ] 1-ρdv}

β
1-ρ (8)

其中, δ= 1
α

( α
β

)
α

为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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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5) 式, (8) 式可进一步整理得:

ci (φ) = 1
φ
δ(w i) α(γΠ i)

β
1-ρ

 

(9)

其中, γ= [Γ (θ
+1-ρ
θ

) ]
θ / (1-ρ)

,
 

Γ 是伽马函数。

因此, i 国或地区企业 φ 的生产优化问题可表述为:
max (pi (φ) -ci (φ) )qi (φ) -w i ∑

j∈Ji(φ)
fij

s. t. qi (ω) = E ipi(ω) -σPσ-1
i (10)

通过对上式求解, 可得在进口策略 Ji (φ) 下, 企业利润为:

πi =φσ-1(γΠ i)
σ-1
θ B i-w i ∑

j∈Ji(φ)
fij (11)

其中, B i =
1
σ

( σ
σ-1

)
1-σ

E iPσ-1
i 为 i 国或地区的市场需求规模。

(三) 企业创新

参考 Atkeson 和 Burstein (2010) 的思路, 借鉴卿陶和黄先海 (2021) [24] 的做

法, 认为企业创新投入程度与企业生产率之间呈正向关系, 具体表示为:
dφ( t)
dt

=λI( t) (12)

其中, λ 为创新产出系数, I( t)为企业创新投入程度。 假定每单位创新投入的

成本为
1
2
I( t) 2。 基期生产率为 φ0 的企业, 在创新成功后 t 时期的生产率为:

 

φ( t) = φ0eλI( t)
  

(13)
创新成功后, 企业生产技术得到了永久提升。 因此, 企业创新收益是未来所有

期利润之和。 融入创新行为后, 企业利润为:

πi =
1
r

(φ0eλI( t) ) σ-1(γΠ i)
σ-1
θ B i-w i ∑

j∈Ji(φ)
fij-

1
2
I( t) 2 (14)

对 (14) 式求偏导, 可得企业最优创新程度:

I ( t) = Φλ(σ-1)
1-Φ[λ(σ-1) ] 2 (15)

其中, Φ=
φσ-1

0

r
(γΠ i)

σ-1
θ B i。

进一步, 对 (15) 式关于 Π i 求一阶偏导, 得:

I( t)
Π i

= I( t)
Φ

Φ
Π i

=
λ(σ-1) 2B iφσ-1

0 γ
σ-1
θ Π i

σ-θ-1
θ

rθ[1-Φλ2(σ-1) 2] 2 >0 (16)

可以看出, 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为正, 即进口中间品内嵌的

技术能够提高企业创新收益, 进而推动企业创新能力提升, 由此提出假说 1。
假说 1: 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通过增加企业利润直接促进企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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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 由 ( 15) 式可得, I( t)
φ0

= I( t)
Φ

Φ
φ0

=
λ(σ-1) 2B iφσ-2

0 (γΠ i)
σ-1
θ

r[1-Φλ2 (σ-1) 2] 2 > 0,

表明企业基期生产率对企业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这主要是因为基期生产率高的

企业往往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和抵御风险的韧性。 同时, 基期生产率越高, 获得的

企业利润越多, 这为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提供了资金支持。 另一方面, 进口中间品当

中内嵌全球先进生产技术, 企业通过消化吸收内嵌在进口中间品中的专业知识和先

进技术改善生产活动, 有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Kugler
 

and
 

Verhoogen, 2012[25] ;

Bas
 

and
 

Strauss-Kahn, 2014[26] )。 谢谦等 (2021) 认为, 企业生产率是进口中间品

内嵌技术的非减函数, 并实证验证了内嵌技术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 此外, 在

全球采购高端的生产要素为企业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要素资源, 与国内资源形成的有

机互补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创造 “整体大于局部” 的利润收益, 从而提升

企业生产率 ( Halpern
 

et
 

al. , 2015[27] ; Broda
 

and
 

Weinstein, 2006[28] ; 张翊等,

2015[29] )。 据此, 我们认为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有利于企业生产率提升, 即
φ0

Π i
>

0。 结合前文中
I( t)
φ0

>0 的结论, 可以得到
I( t)
Π i

= I( t)
φ0

φ0

Π i
>0, 即进口中间品内嵌

技术通过企业生产率渠道促进了企业创新。 这一整体逻辑可以理解为: 由于企业进

口中间品行为, 使得进口中间品的内嵌技术能够提高企业创新行为的基期生产率水

平, 增加企业创新收益, 进而提升企业创新水平, 由此提出假说 2。
假说 2: 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通过提升企业生产率间接促进企业创新。

一方面, 由 (15) 式可知, I( t)
B i

= I( t)
Φ

Φ
B i

=
λ(σ-1) φσ-1

0 (γi)
σ-1
θ

r [1-Φλ2 (σ-1) 2] 2 >0, 表明

企业面临的市场需求规模越大
 

, 企业创新程度越高。 这主要是因为, 市场需求规

模的扩大不仅能够通过规模经济效应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企业利润, 而且消费的增

加实现了企业产品向利润的快速转化, 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储备。 另

一方面, 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的水平越高, 意味着投入的中间品质量水平越高, 越

有利于提升最终品质量 (Kugler
 

and
 

Verhoogen, 2012), 增强产品竞争能力, 进而

扩大产品的市场需求份额。 这表明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提升有利于扩大市场需求规

模, 即
B i

i
>0。 综上可得

I( t)
Π i

= I( t)
B i

B i

Π i

 >0, 即市场需求规模是进口中间品内嵌

技术促进企业创新的作用渠道。 这一整体逻辑可以理解为: 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有

利于提高企业产品质量, 进而引致市场需求规模扩张, 其带来的规模经济使得企业

拥有更丰富的资源和更充沛的资金开展研发创新活动, 由此提出假说 3。
假说 3: 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通过扩大市场规模间接促进企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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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特征事实

(一) 中间品内嵌技术的测度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 中间品贸易成为技术传播与扩散的重要渠道。 本文借鉴

Nishioka 和 Ripoll (2012) [30] 的思路, 利用投入产出表测度投入中间品的内嵌技

术, 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假设世界由 N 个国家或地区组成, 每个国家或地区生产 G 种产品。 Qi 为 G×G 的对

角矩阵, 表示 i 国或地区的总产出。 Agh
ij 为 G×G 的矩阵, 表示 j 国或地区生产一单位 h

产品, 所需消耗的 i 国或地区 g 中间品的数量, 即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那么, 世界总产

出和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可表示为:

Q=
Q1 … 0
︙ ⋱ ︙
0 … QN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 A=
A11 … A1N

︙ ⋱ ︙
AN1 … ANN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17)

考虑到中间品生产的递归投入需求, 最终品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直接和间接总中

间投入为:

AQ + ∑
+∞

n = 1
An(AQ) = ∑

+∞

n = 0
An(AQ) =( I - A) -1AQ (18)

定义 S 为 1×NG 的行向量。 其中, Sig 表示 i 国或地区 g 行业的技术水平。 遵循

现有文献的一般做法, 采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技术水平的代理变量 (邵朝对和苏

丹妮, 2019[31] ; 刘维刚等, 2020[32] ; 谢谦等, 2021), 单位产出所包含的技术 D
由式 (19) 给出:

D=SQ-1
 

(19)
因此, 生产投入中间品的内嵌技术表示为:

F=D( I-A) -1AQ (20)
 

F 为 1×NG 的行向量, 表示生产投入中间品的内嵌技术。 其中, F ih 表示 i 国或

地区 h 行业使用来自世界所有国家或地区行业中间品的内嵌技术。 根据中间品不同

来源, 可将中间品内嵌技术进行不同标准的划分, 如细分为境内中间品内嵌技术与

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 出于研究目的, 本文只关注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 式 (20)
测算的是生产过程中完全使用中间品的内嵌技术。 同理, 直接使用中间品的内嵌技

术可表示为:
Fd =DAQ (21)

(二) 中国制造业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的特征事实

1. 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整体趋势

本文利用 WIOD (2016) 数据库, 测算了中国制造业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水

平。 从表 1 可以看出, 2000—2014 年期间, 中国制造业的直接和完全进口中间品

内嵌技术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 且前者明显小于后者。 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全球价值

链分工逐渐细化, 经济部门之间的关联度不断提高, 间接消耗的中间品变得不可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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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同时也说明了, 基于投入产出方法, 以经济部门对中间品的完全消耗为基础测

算的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 更能完整反映经济部门通过产业关联所接触到的境外技

术的真实情况。 从细分行业来看, 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平均完全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

的增量和增幅均较高, 其次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 再次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这可

能是因为, 中国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需求相对较少, 而对知识和资本密集型中

间品的进口需求更为旺盛。
2. 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来源结构情况

表 2 以计算机、 电子及光学设备制造业为例, 展示了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的来

源结构情况。 从进口来源地分布来看, 虽然欧洲地区是中国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的

主要贡献者, 但 2010 年后其贡献占比呈下降趋势, 而亚洲和其他地区则呈上升趋

势。 从进口中间品所属行业属性来看, 中国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主要来源于境外中

高技术行业, 但近年来其占比有所下降。

表 1　 制造业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整体趋势①

部门
2000 年 2014 年

直接进口 完全进口 直接进口 完全进口
部门

2000 年 2014 年

直接进口 完全进口 直接进口 完全进口

c05 0. 106 0. 944 0. 415 3. 962 c14 0. 116 0. 937 0. 348 3. 599

c06 0. 394 2. 602 0. 501 4. 407 c15 0. 203 1. 902 1. 040 9. 958

c07 0. 106 0. 500 0. 327 1. 972 c16 0. 110 0. 942 0. 300 3. 275

c08 0. 097 0. 500 0. 243 1. 399 c17 0. 282 2. 854 1. 018 12. 220

c09 0. 063 0. 307 0. 113 0. 685 c18 0. 173 1. 327 0. 682 6. 376

c10 0. 049 0. 359 0. 462 4. 256 c19 0. 195 1. 632 0. 707 6. 586

c11 0. 250 1. 905 0. 633 6. 966 c20 0. 072 0. 749 0. 513 6. 461

c12 0. 037 0. 290 0. 151 0. 956 c21 0. 062 0. 368 0. 379 2. 528

c13 0. 141 1. 040 0. 343 2. 841 c22 0. 098 0. 602 0. 101 0. 708

表 2　 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来源结构情况

年份
进口来源地分布结构 (%)② 行业结构 (%)③

欧洲 亚洲 北美 其他 中高技术 低技术

2000 年 58. 744 32. 329 4. 185 4. 742 47. 420 37. 996

2005 年 57. 526 33. 583 4. 228 4. 662 47. 719 39. 296

2010 年 61. 356 29. 727 6. 054 2. 864 45. 600 40. 524

2014 年 58. 356 32. 700 3. 809 5. 135 43. 642 41.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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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行业代码与 WIOD (2016) 行业代码相对应。
中间品进口来源地包括: 欧洲地区当中的欧盟 27 国、 瑞士、 英国、 挪威和俄罗斯; 亚洲地区当中的日

本、 韩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台湾; 北美地区当中的美国、 加拿大和墨西哥; 其他地区, 如澳大利亚、
巴西和土耳其。

中高技术和低技术行业划分标准: 中高技术行业包括中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和中高技术制造业, 低技

术行业则包含低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和低技术制造业。



四、 实证模型及数据来源

(一) 模型设定

根据理论分析, 将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影响企业创新的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lninnoit =α+βlnetijt+γControlsit+ui+vj+ωt+εit
  (22)

其中, lninnoit 表示 t 时期 i 企业的创新水平, lnetijt 表示 t 时期 i 企业所在行业 j
的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 Controls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ui、 vj 和 ωt 分别表示企业、
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εit 为随机扰动项。 为确保结论的稳健性, 将标准误聚类到

企业层面。
(二) 变量选择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创新 (lninno)。 本文参考 Autor 等 (2020) [33] 的做法,
采用企业专利申请数量的对数作为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

(2) 核心解释变量: 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 ( lnet)。 该指标的测度在前文已详

细说明, 这里不再赘述。
(3) 其他控制变量包括: ①企业年龄 (lnage), 用当年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份

再加 1 后取对数表示。 ②员工人数 (lnemp), 用企业从业人数的对数表示。 ③融资约

束 (fina), 用企业利息支出与企业固定资产的比值表示。 ④资本劳动比 (lnkl), 用

企业资产与从业人数比值的对数表示。 ⑤出口规模 (lnexp), 用企业出口交货值的对

数表示。 ⑥行业国有化程度 (stat), 用行业中国有企业数量占比表示。
(三)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了三套数据库①: (1) WIOD (2016) 数据库。 根据世界投入产出表

(WIOTs) 和社会经济核算账户 (SEA) 可测算出中国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水平。
(2)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本文的控制变量均来自工业企业数据库。 由于工业企业

数据库存在数据不合理、 指标缺失和统计失误等数据质量问题, 因此在使用之前对数

据库进行了常规化处理。 (3) Chinese
 

Patent
 

Data
 

Project 和中国国家知识产权专利局

专利数据库。 其中, 2000—2009 年企业专利数据来自 Chinese
 

Patent
 

Data
 

Project,
2010—2013 年的企业专利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知识产权专利局专利数据库。

五、 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

表 3 汇报了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与企业创新关系的基准回归结果。 第 (1) 列仅

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 结果显示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第 (2) 列进一步控制了时间效应, 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

并未发生改变。 第 (3) 列增加了一系列控制变量, 此时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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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限于篇幅, 三套数据库匹配方式及变量统计描述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

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创新的效应仍然为正, 这表明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水平提升。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lnet 0. 781∗∗∗ 0. 224∗∗∗ 0. 185∗∗∗

(0. 014) (0. 031) (0. 030)
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企业效应 是 是 是

行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否 是 是

N 195
 

956 195
 

956 195
 

956

R2 0. 057 0. 075 0. 082
注:∗、∗∗和∗∗∗分别表示 10%、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数值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性标准误。 限于篇幅,
未汇报控制变量回归结果, 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二) 稳健性检验

首先, 替换被解释变量。 用专利授权总量和发明专利授权量代理企业创新重新

回归。 其次,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以直接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

替代变量, 再次检验。 再者, 更换模型。 考虑到专利申请数是计数数据其较为离

散, 此处使用面板负二项模型进行回归。 最后, 对样本数据再处理。 对被解释变量

分别进行双边 1%缩尾和 1%截尾处理, 以排除样本数据质量问题对模型回归的干

扰。 此外, 由于部分控制变量缺失 2004 年和 2010 年数据, 基准回归中通过线性插

值法进行的数据填补, 这里剔除 2004 年和 2010 年数据, 重新检验。 表 4 的 7 组回

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说明本文的核心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也再次

印证了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对企业创新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专利授权

总量

发明专利

授权量

(1) (2)

替换核心

解释变量

面板负

二项

双边缩尾

1%
双边截尾

1%
剔除 2004 和

2010 年数据

(3) (4) (5) (6) (7)

lnet
0. 240∗∗∗ 0. 076∗∗ 0. 126∗∗∗ 0. 162∗∗∗ 0. 177∗∗∗ 0. 166∗∗∗ 0. 201∗∗∗

(0. 045) (0. 032) (0. 025) (0. 020) (0. 029) (0. 029) (0. 033)
N 112

 

760 112
 

760 195
 

956 144
 

069 195
 

956 194
 

036 177
 

732

R2 0. 155 0. 156 0. 082 0. 080 0. 077 0. 089

注: 所有回归都加入了控制变量, 并控制了企业、 行业和时间固定效应。 下表同。

(三) 内生性检验

本文采用以下四种方式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1.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借鉴陈爱贞等 (2021) [34] 的做法, 对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滞后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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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该方法可以降低由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反向因果导致的内

生性问题。 表 5 第 (1) 列的回归结果显示, 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依旧显著为

正, 表明在考虑了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创新效应滞后性以及反向因果性后, 本文的

核心结论依旧可靠。
2. Heckman 两步法

本文在基准模型回归中剔除了没有创新行为的企业样本, 这可能会导致样本选

择的非随机性, 由此产生实证分析的内生性。 为此, 本文采用 Heckman 两阶段估

计方法来校正样本选择的偏误。 第 (2) 列汇报的 Heckman 两步法的估计结果表

明, 在考虑企业创新的样本选择性偏误后, 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促进企业创新的结

论依旧成立。
3. 工具变量法

借鉴余淼杰和李晋 (2015) [35] 、 许家云等 (2017) [36] 的研究思路, 选取中间

品进口关税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 (2SLS) 估计。 一方面, 中间品进

口关税会影响企业进口中间品行为, 从而与基于进口中间品测度的内嵌技术具有高

度相关性。 另一方面, 进口关税由国家机关制定, 尤其在入世之后, 关税制定还要

符合 WTO 的规定, 这显然不会对企业创新产生直接影响。 因此, 进口中间品关税

是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 第 (3) 列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且通过了

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 此外, 使用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的 2SLS
回归结果再次表明在考虑潜在内生性之后, 本文的核心结论仍然可靠。

4. 加入 WTO 的准自然实验

2001 年末中国加入 WTO 后进口关税普遍下调, 关税下降引致的进口中间品扩

张对基于进口中间品测度的内嵌技术具有重要影响。 本文将中国加入 WTO 视为准

自然实验, 采用倍差法 (DID) 识别进口关税下降引致的内嵌技术上升对企业创新

的影响, 模型设定如下:
 

lninnoit =α+βTreat j×Postt+γControlsit+ui+vj+ωt+εit
   (23)

虽然中国加入 WTO 后进口关税经历了大幅下降, 但不同行业下降的幅度存在

明显差异 (毛其淋和杨琦, 2021) [37] , 这使得不同行业关税下降引致的进口中间品

内嵌技术的提升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别。 本文根据 2000 年和 2002 年行业进口中间品

内嵌技术变化率绝对值的中位数来划分处理组与对照组, 即以行业进口中间品内嵌

技术变化率大于中位数为处理组, 此时 Treat j 记为 1, 否则作为对照组并将 Treat j
记为 0。 Postt 为时间虚拟变量, 若 t≥2002, Postt 记为 1, 否则记为 0。 其余指标与

前文一致。
DID 估计结果显示, 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即关税下降引致的内嵌技术

提升幅度更高行业的企业创新有更显著的提升, 表明受入世冲击关税下降引致的进

口中间品内嵌技术提升促进了企业创新。 此外, 对模型进行的平行趋势和安慰剂检

验表明了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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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解释变量

滞后一期

Heckman

两步法
IV-关税指标 IV-滞后一期

WTO 冲击的

准自然实验

(1) (2) (3) (4) (5)

lnet
0. 078∗∗∗ 0. 051∗∗∗ 0. 135∗∗∗ 0. 403∗∗∗

(0. 024) (0. 013) (0. 032) (0. 132)

Teat×Post
0. 107∗∗∗

(0. 037)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1. 1e+04 1062. 159
[0. 000] [0. 000]

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

2. 0e+05 5239. 716
{16. 38} {16. 38}

N 82
 

099 3
 

080
 

225 144
 

069 64
 

783 201
 

114

R2 0. 063 0. 082 0. 065 0. 082

注: [] 内为统计量的 P 值, {
 

} 内为 Stock-Yogo 检验在 10%水平上的临界值。

(四) 机制检验

基于理论假说, 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主要通过利润增加、 生产率提升以及市场

规模扩大影响企业创新, 故构建以下中介效应模型来检验上述作用机制是否成立:
lninnoit =a0 +a1 lnetijt+a2Controlsit+ui+vj+ωt+εit

 (24)
Z it = b0 +b1 lnetijt+b2Controlsit+ui+vj+ωt+εit

  (25)
lninnoit = c0 +c1 lnetijt+c2Z it+c3Controlsit+ui+vj+ωt+εit

  (26)
其中 Z it 表示一系列中介变量, 具体包括: (1) 企业利润 (lnprof), 运用企业

利润总额表示。 (2) 全要素生产率 ( lntfp), 采用 LP 法估计的全要素生产率表

示①。 (3) 销售规模 (lnsize), 用企业销售收入表示。 其余指标与前文一致。
表 6 汇报了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 第 (1) 列的核心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的估

计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显著提高了企业利润。 第 (2) 和第

(3) 列回归结果表明, 中间品内嵌技术通过提升企业利润空间进而对企业创新产

生正向促进效应, 验证了假说 1 提出的企业利润增加的影响途径。 第 (4) 列显

示, 中间品内嵌技术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第 (6) 列显示, 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水平提升, 且相比于第 (5) 列, 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

系数有所下降, 说明中间品内嵌技术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进而提高企业创新水平,
验证了假说 2 提出的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机制。 第 (7) 列回归结果表明, 中间品内

嵌技术能显著提升市场销售规模。 第 (8) 和第 (9) 列表明, 进口中间品内嵌技

术通过扩大市场销售规模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水平, 证明了市场规模扩大效应是进

口中间品内嵌技术影响企业创新的传导路径, 即验证了假说 3 提出的作用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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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缺失 2008—2013 年的工业中间品投入数据, 借鉴余淼杰等 (2018) [38] 的做法, 利

用 “工业中间投入=产出值×销售成本 / 销售收入-工资支付-本年折旧” 会计准则对 2011—2013 年的工业中

间品投入数据进行填充。 对于 2008—2010 年工业中间品投入缺失数据以及其余缺失数据采取均值和邻近年份

数据尽可能地进行填补。



表 6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利润增加效应 生产率提升效应 规模扩大效应

(1) (2) (3) (4) (5) (6) (7) (8) (9)
lnprof lninno lninno lntfp lninno lninno lnsize lninno lninno

lnet
0. 138∗∗∗ 0. 168∗∗∗ 0. 165∗∗∗ 0. 060∗∗∗ 0. 212∗∗∗ 0. 208∗∗∗ 0. 066∗∗∗ 0. 185∗∗∗ 0. 178∗∗∗

(0. 037) (0. 033) (0. 033) (0. 020) (0. 036) (0. 036) (0. 016) (0. 030) (0. 030)

lnprof
0. 017∗∗∗

(0. 004)

lntfp
0. 072∗∗∗

(0. 009)

lnsize
0. 107∗∗∗

(0. 009)

N 173
 

682 173
 

682 173
 

682 154
 

822 154
 

822 154
 

822 195
 

956 195
 

956 195
 

956

R2 0. 203 0. 087 0. 087 0. 244 0. 082 0. 083 0. 532 0. 082 0. 084

(五) 异质性分析

1. 区分不同创新类型

不同类型专利体现的创新质量和效果存在差异, 本文参考黎文靖和郑曼妮

(2016) [39] 的做法, 将企业创新细分为实质性创新与策略性创新。 表 7 的估计结果

显示, 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不仅能够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还能够促进企业策略性创

新, 且对企业策略性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 这一结果表明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主要

提升了企业创新 “数量”, 对企业创新 “质量” 的促进效果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2. 区分进口来源地

本文将全样本分为高收入经济体和中高收入经济体样本来探究进口中间品内嵌

技术的创新效应是否存在来源地类型差异。 回归结果显示, 来源于高收入与中高收

入经济体的中间品内嵌技术均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提升作用, 但来自高收入经济体

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的提升作用更大。 这主要是因为, 一般而言, 与中高收入经济

体相比, 高收入经济体的生产技术更先进。 由此, 从高收入经济体进口中间品内嵌

的技术水平更高, 从而引起创新效应的更大程度提升。
3. 基于行业性质

本文分别考虑了行业技术水平和竞争程度差异性下, 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对企

业创新的影响。 首先, 将全样本划分为中高技术行业样本与低技术行业样本进行分

组回归。 回归结果显示, 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对中高技术行业企业创新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 但对低技术行业企业则无显著性影响。 这可能是因为, 中高科技行业的产

品具有高知识技术密集度、 高竞争度和高收益等特征, 这要求企业必须具备较强的

知识溢出吸收能力并保持持续创新活力 (顾夏铭等, 2018) [40] 。 因此, 中高技术行

业中的企业本身具备较高的创新基础, 能够更好地吸收和对接内嵌在进口中间品中

的技术, 进而促进企业更高水平的创新。 其次, 本文根据赫芬达尔指数的均值将全

样本划分为高竞争行业样本和低竞争行业样本。 回归结果显示, 进口中间品内嵌技

术的回归系数仅在高竞争组中显著为正。 这表明高竞争环境有利于发挥进口中间品

内嵌技术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 这可能是因为, 企业所在行业竞争越激烈, 产品

细分种类越多, 产品更新换代速度越快, 这为企业提供了更多产品创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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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为了企业长久发展, 占领竞争鳌头, 企业也有创新必要和追赶动力。
 

4. 不同企业所有制

本文将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以进一步考察进口中间品

内嵌技术对不同属性企业创新的差异性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 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

显著提高了外资企业的创新水平, 但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影响不显著。 这可能

是因为, 外资企业作为跨境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载体与全球市场保持着密切联

系, 具有更强的中间品进口能力, 更能接触高技术含量中间品。 并且, 外资企业往

往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本和研发基础, 具有较强的技术吸收能力, 能更高效地吸收内

嵌在中间品中的先进技术。
5. 考虑地区差异

根据企业所在地, 将样本划分为东部、 中部和西部地区三个子样本, 分组考察进口

中间品内嵌技术创新效应的地区差异性。 回归结果显示, 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对东部和

中部地区企业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但对西部地区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这

可能是因为, 一方面, 与西部相比, 东部和中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更高, 参与全球价值

链程度更深, 更容易接触和进口境外高技术含量中间品。 另一方面, 东部和中部发展水

平相对较高, 不仅更加偏好高技术含量中间品, 且技术吸收能力也相对较强。

表 7　 异质性分析结果

创新类型 进口来源地类型 所有制

实质性创新 策略性创新 高收入 中高收入 国有 民营 外资

0. 070∗∗∗ 0. 160∗∗∗ 0. 199∗∗∗ 0. 172∗∗∗ 0. 087 0. 071 0. 263∗∗∗

(0. 021) (0. 027) (0. 031) (0. 031) (0. 155) (0. 050) (0. 059)
行业技术水平 行业竞争程度 地区

中高技术 低技术 高竞争 低竞争 东部 中部 西部

0. 118∗∗∗ 0. 029 0. 316∗∗∗ 0. 071 0. 172∗∗∗ 0. 292∗∗∗ 0. 008
(0. 038) (0. 067) (0. 053) (0. 054) (0. 033) (0. 096) (0. 114)

六、 进一步分析: 企业吸收能力与技术差距的调节效应

(一) 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

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的创新效应受到企业吸收能力的影响。 这主要是因为吸收

能力决定了企业对外部知识技术消化、 吸收和应用的效果。 一方面, 吸收能力强的

企业能够精准辨别具有创新价值的知识技术, 扩大企业知识储备, 为企业创新提供

资源基础。 Wang 和 Li (2017) [41] 指出, 吸收能力可以帮助本地供应商有效地识

别和吸收有价值的知识, 进而通过对先进技术知识的消化吸收来提高新产品的性

能。 另一方面, 吸收能力越强的企业越能高效内化外部技术, 实现企业内外技术的

有机耦合, 进而推动技术创新。 Tsai (2001) [42] 认为, 吸收能力越强, 越能有效

地吸收和利用外部知识, 提高企业创新绩效。 钱锡红等 (2010) [43] 也支持了这一

观点。 然而, 吸收能力弱的企业因不能有效感知、 获取和利用外部技术知识, 难以

从进口中间品中获得较强的创新效应。 由此可见, 随着企业吸收能力的增强,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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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的创新效应也越强。
人力资本水平是影响企业吸收能力的重要指标。 一般而言, 人力资本水平越高

的企业, 其吸收能力也越强 (Ayyagari
 

et
 

al. , 2011) [44] 。 因此, 本文以人力资本作

为企业吸收能力的代理变量, 并借鉴魏浩等 (2019) [45] 的做法, 用人均工资的对

数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 记为 lnwage。 表 8 第 (1) 列的回归结果显示, 交互项的

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企业吸收能力越强, 越能高效地消化吸收内嵌在中间品中的技

术, 进而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二) 技术差距的调节效应

技术差距是影响企业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 (唐未兵等, 2014)[46] 。 技术距离论认

为, 一定的技术差距会激励企业学习与竞争, 推动企业创新, 而过大的技术差距则会产

生 “技术隔阂”, 抑制企业创新 (方慧等, 2021)[47] 。 接近世界前沿的企业, 有能力耦

合企业内外技术知识, 更好地发挥技术溢出效应, 促进企业创新。 Capaldo 等

(2017)[48] 研究表明, 技术差距扩大会限制成熟知识在创新中的可靠性, 以及加剧在创

新中的检索、 解释和运用成熟知识的挑战, 进一步降低依赖于该知识的创新价值。 因

此, 我们认为技术差距也是影响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创新效应发挥的重要因素。
参考 Santacreu 和 Zhu (2018)[49] 的做法, 将中国制造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该

行业前沿技术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比值作为技术差距的代理变量, 取对数后记为 lndis。 同

时考虑到前沿技术的动态变化, 选择世界国家或地区中该行业最高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

前沿技术生产率 (马丹等, 2019)[50] 。 表 8 第 (2) 列的回归结果显示, 交互项的系数

显著为正, 说明距离世界前沿技术越近的企业, 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的创新效应越大,
证明了技术差距对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的创新效应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

表 8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吸收能力 技术差距

(1) (2)

lnet×lnwage
　 　 0. 056∗∗∗

(0. 008)

lnet×lndis
　 　 0. 120∗∗∗

(0. 033)
N 132

 

282 195
 

956
R2 0. 096 0. 082

七、 结论与启示

本文将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与企业创新纳入统一分析框架, 探讨了进口中间品

内嵌技术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 (1) 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

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 且对企业策略性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 (2) 进口中间品

内嵌技术主要通过增加企业利润、 提升企业生产率和扩大市场规模渠道促进企业创

新。 (3) 与中高收入经济体相比, 来自高收入经济体的中间品内嵌技术更能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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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新。 (4) 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的创新效应存在企业、 行业和地区异质性。
(5) 企业吸收能力强化了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的创新效应, 同时企业与世界前沿

技术差距越大, 越不利于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创新效应的发挥。
根据以上结论, 主要有以下启示: (1) 积极主动扩大进口, 注重优质中间品

进口。 需要进一步推进中间品贸易自由化, 为中国企业全球采购提供便利条件。 要

充分利用全球生产资源, 主动扩大优质中间品的进口, 发挥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的

创新效应。 (2) 因地制宜, 精准施策。 要有针对性地发挥进口中间品内嵌技术的

创新效应。 要加快国有和民营企业体制机制改革, 激活企业创新活力, 优化进口产

品结构, 提高优质中间品进口占比。 要给予西部地区适当的政策和制度倾斜, 支持

西部发展。 (3) 维护多边贸易体系, 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 要与世界各国家、 地

区保持良好的贸易关系, 多元化中间品采购渠道, 降低外部不确定风险对中国进口

产业链的冲击。 (4) 注重提高企业吸收能力, 缩小与世界前沿的技术差距。 政府

要加大对企业创新资金的扶持, 优化企业创新资源配置, 为企业提供多样化技术创

新平台, 以提高企业技术吸收能力。 企业要对标世界前沿技术, 积极攻克技术难

关, 努力提升自身技术水平, 缩小与世界前沿的技术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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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Embedded
 

in
 

Imported
 

Intermediate
 

Products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LI

 

Dan　 SONG
 

Huanhuan　 CUI
 

Riming
Abstract: Innovation

 

plays
 

a
 

key
 

role
 

in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technology
 

embedded
 

in
 

traded
 

intermediate
 

products
 

is
 

crucial
 

in
 

promoting
 

innovation
 

through
 

technology
 

spillover
 

and
 

diffusion.
 

In
 

this
 

study,
 

we
 

examine
 

how
 

technology
 

em-
bedded

 

in
 

imports
 

impacts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by
 

using
 

global
 

production
 

outsourcing
 

model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behavior
 

is
 

also
 

considered.
 

Our
 

findings,
 

with
 

using
 

the
 

World
 

Input-Output
 

Data,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
 

and
 

the
 

Enterprise
 

Patent
 

Data,
 

are
 

as
 

follow.
 

First,
 

the
 

technology
 

embedded
 

remarkably
 

promotes
 

the
 

innovation
 

and
 

plays
 

an
 

even
 

greater
 

role
 

in
 

promoting
 

enterprises’
 

strategic
 

innovation.
 

Second,
 

the
 

technology
 

embedded
 

promotes
 

innovation
 

through
 

the
 

channels
 

of
 

profit
 

increases,
 

pro-
ductivity

 

enhancements,
 

and
 

market
 

expansion.
 

Third,
 

the
 

technology
 

embedded
 

in
 

inter-
mediate

 

products
 

from
 

high-income
 

economies
 

is
 

more
 

likely
 

to
 

stimulate
 

greater
 

innovation
 

than
 

that
 

from
 

medium-high-income
 

economies.
 

Fourth,
 

the
 

innovation
 

effect
 

is
 

more
 

evi-
dent

 

in
 

enterprises
 

that
 

are
 

foreign-owned,
 

specialize
 

in
 

medium
 

and
 

high-level
 

technolo-
gies,

 

based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or
 

operate
 

in
 

a
 

highly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Finally,
 

the
 

absorptive
 

capacity
 

of
 

enterprises
 

strengthens
 

the
 

innovation
 

effect
 

of
 

technolo-
gy

 

embedded
 

in
 

intermediate
 

products,
 

whereas
 

the
 

technological
 

gap
 

taking
 

a
 

moderate
 

effect.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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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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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ation;

 

Absorp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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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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